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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8·書法研究

“清”何以變“凊”
—北朝僧安道壹书刻研究之一[1]

張　强　[比]魏離雅（Lia Wei）

内容提要：

我們在北朝僧安道壹書刊的11處遺迹之中，均發現了“清”寫刻爲“凊”的情

况。本文梳理了從北齊河清元年（562）到隋開皇十三年（593）31年之中，僧安道

壹處心積慮地把“清”字改爲“凊”，并認爲這并非偶然行爲。据此可以確認一系

列刻石均爲僧安道壹的作品，僧安道壹書刻活動比原來人們認爲的要後延若干年，

直至隋開皇十三年，由此尋求僧安道壹書法及相關研究的新突破。

關鍵詞：

僧安道壹　书刻　河清　清　凊　曹植廟碑

隨着1995年山東東平洪頂山僧安道壹大規模書刊遺迹的發現，一個中國書

法史上絶無僅有的人物逐漸顯現出來。他是一個具有獨創性、顛覆性的佛學家

與藝術家。由于東平刊刻遺迹的發現，原本無法確認作者的山東泰山經石峪刻

經、環東平湖刻經、鄒城五山刻經，兖州、汶上、青州刻經以及河北邯鄲地

區的南、北響堂山佛名、佛經的書刊，涉縣中皇山十幾萬字的刻經，現在看

來，都與僧安道壹有着密切關係，甚至可以認定，其中絶大多數都是僧安道壹

所爲。刊刻作品中“凊”代“清”的文字書寫，將僧安道壹的書刊活動向後推

了13年。

[1]  2017年6月，筆者出版了《大空王佛——僧安道壹刻經與北朝視覺文化》（文物出版社）一書，
之後不久開始僧安道壹的後期研究，已完成或正在進行的相关研究有：《僧安道壹的“在場”方式
與書刊風格》，《泰山學院學報》2019年4期；《唐邕刻經碑爲僧安道壹考》，《2018首届響堂山石
窟學術研討會論文集》；《曹植廟碑與僧安道壹的古意書體美學系統建構》（待刊）；《章仇氏造
像碑：文本選擇與古意書體的初步呈現》（待刊）；《白佛山造像題記研究》（待刊）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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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“清”變“凊”的歷史綫索與具體狀態

古代書法家的書寫自有其特徵與習慣，據這些特徵或可以分析、認定書家

是誰。筆者的研究，發現北朝書家僧安道壹的相關書刻中，有一明顯特徵，就

是往往以“凊”代“清”。迄今爲止，筆者在以下僧安道壹書刊遺迹之中，發

現了以“凊”代“清”的現象：

1.《大空王佛》（山東平陰二鼓山），河清元年（562）。

2.《法洪銘贊》，（山東東平洪頂山），河清三年（564）。

3.《沙丘尼寺題贊》（山東兖州博物館藏），河清三年（564）。

4.《“文殊經”篇章》（山東鄒城嶧山），河清三年（564）。

5.《“文殊般若”殘碑》（山東曲阜李姓私人收藏）（562—565）。

6.《無量義經》（河北邯鄲北響堂山），天統四年至武平三年（568—

572）。

7.《中皇山刻經》（河北涉縣），天統四年至武平六年（568—575）

8.《大集經》（山東鄒城鐵山），大象元年（579）。

9.《石頌》（山東鄒城鐵山），大象元年（579）。

10.《曹植廟碑》（山東東阿魚山），開皇十三年

（593）。

11.《白佛山石窟題記》（山東東平白佛山），開皇七

年至十年（587—590）。

下面對以上諸刻做梳理分析。

1.《大空王佛》（高581、寬122釐米）

二鼓山“大空王佛”刻石，位于山東省平陰縣洪範鎮

二鼓山，1996年前後被發現。最早出現在僧安道壹刻經遺

迹中的年號，是在大字“大空王佛”左上角題款上的“大

齊河凊元年造”（圖1），《中國佛教石經》[2]中，將僧

安道壹所書的“河凊元年”確定爲“河清元年”。值得注

意的是，二鼓山的“大空王佛”下面，有“僧安一”的簽

名，這也是目前發現最早的有“僧安道壹”署名的刻石。

《中國佛教石經》列出了“原狀録文”，即照實記録原内

容。列出的“隸定”，實際也是“厘定”，即經過反復斟

酌後對于古代文字的確定。然而，僧安道壹此處所書寫的

[2]  王永波、雷德侯主編《中國佛教石經》第一卷，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，2014年版，第357頁。

圖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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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大齊河凊”還是被《中

國佛教石經》生硬地改爲

“大齊河清”。

2.《法洪銘贊》（高

215、寬142釐米）

洪頂山位于山東省東

平縣屯鋪村東北約2公里

處。2015年發現，分爲南

壁與北壁兩大部分，北

壁有14處，南壁有5處。

《法洪銘贊》位于南壁東

端，有界格，隸書9行，

行16字，共138字，字徑

0.13米。[3]

二鼓山“大空王佛”

刊刻兩年後，在大面積的

書刊作品之中，僧安道壹

還是非常謹慎的，畢竟是

皇廷年號，所以在洪頂山

書刊《法洪銘贊》的時

候，以“凊”代“清”之

後，又在“凊”字下面加

了四點水（圖2）。

這個“大齊河凊”年號也同樣被《中國佛教石經》一書誤録、誤定與忽

視。

3.《沙丘尼寺題贊》

1992年底在兖州南大橋西發現，1994年由山東曲阜李姓古玩商捐獻山東兖

州博物館。《沙丘尼寺題贊》中，僧安道壹不僅在年號上用了“凊”字，而且

在内文之中所提到的“三空明澈，六度凝凊”這樣的句式之中，也把“清澈”

的“清”换爲具有“冬暖夏凉”涵義的“凊”。（圖3、圖4）

4.《“文殊經”篇章》（高148、寬224釐米）

《文殊經篇章》刻石位于山東省鄒城市嶧山五華峰頂，發現于1986年3

[3]  參考賴非《山東北朝佛教摩崖刻經調查與研究》，科學出版社，2007年版。

圖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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月，在“光風霽月”大字刻石的下面。上刻題名1行11字，經文7行，共98字，

字徑15釐米，已剥蝕23字，完整者75字。其中的“河清三年”也採用了“凊”

字。（圖5）這個“凊”字，故意採用了借旁式的模糊手段。此處“大齊河

凊”的年號也同樣被《中國佛教石經》[4]一書誤録、誤定。　

[4]  王永波、温狄婭主編《中國佛教石經》第二卷，中國美術學院出版社，2015年版，第71頁。

圖5圖4圖3

圖6 圖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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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《“文殊般若”殘碑》（高50、寬23釐米）

“大齊河清”刻經殘石，單字爲13×11釐米。2015年7月9日，筆者在青州

一家古玩店購得這塊刻經殘石拓本（圖6）。2017年5月18日，筆者在杭州轉塘

文物店見到來自山東曲阜的李姓古玩商手中原石，并現場拍攝了原石圖片（圖

7）。李姓古玩商言其2010年在曲阜江北古玩城發現并購藏，出土地在濰坊地

區，青州古玩商則指認該石出土于潍坊青州黨校附近。這塊刻經殘石爲雙面刻

石，一面爲年號落款，另一面爲經石題目“文殊般若”四字。或許是爲了减輕

人們對于减筆的關注度，“大齊河凊”之“凊”的兩點，僧安道壹採用“篆

書”，如同“鐵山刻經”中“次”的處理一樣。

6.《無量義經》

北響堂寺刻經洞位于邯鄲北響堂山石窟區最南端，爲三壁三龕式佛殿窟，

其外觀爲單體覆缽塔式。窟分前後室，在後室前壁拱門的兩側壁刻有蕭齊曇摩

伽陀耶舍翻譯的《無量義經·德行品》。右壁刻16行，行21字；左側刻18行，

行21字。字徑寸五分。在這裏，共出現了三個“清”字，其中，一個被寫爲

“凊”，兩個是正常的“清”（圖8、圖9、圖10）。它與涉縣中皇山的刻經情

况類似。

在《響堂山石窟碑刻題記總録》[5]中的《無量義經》“録文”部分，對于

僧安道壹所書刊的“凊”採取了無視態度，均标改爲“清”。

7.《中皇山刻經》

牛永芳詳細記載了河北涉縣中皇山刻經情况：“涉縣中皇山摩崖刻經分

[5]  張林堂、許培蘭《響堂山石窟碑刻題記總録》，外文出版社，2007年版，第38頁。

圖8 圖10圖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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布在兩座石窟和四處露天摩崖上，總面積爲165平方米，共刻佛經六部，經文

十三萬四千七百餘字。按照刻經的書寫和鎸刻順序，自媧皇閣（梳妝樓背後）

向左，六部經文自南向北依次是《思益梵天所問經》《十地經》《佛垂般涅略

説教戒經》（簡稱《佛説教戒經》）《佛説盂蘭盆經》《深密解脱經》《妙法

蓮華經·觀世音普門品》。”[6]

《中皇山刻經》大多爲僧安道壹親自書刊。首先我們要將中皇山刻經的偶

然性加以排除，以《涉縣北齊刻經》編排體例爲分析對象，我們要檢測的是，

在約占百分之十的非僧安刻經部分，“清”使用如何。馬忠理、張沅、程躍

峰、江漢卿《涉縣中皇山北齊佛教摩崖刻經調查》一文第24頁—96頁範圍内，

有三個三點水偏旁的“清”字，没有發現任何一個“凊”。如該文中統計的：

“……這壁刻經殘存總寬爲12.85、高4.55米……下部經文殘蝕較重，上部經

文被厚1釐米的水銹所覆蓋。現殘存經文348行，滿行120字。從第308行以後至

348行的40行不隔行，緊接刻的第二部經文首品。從殘存的第一行至120行爲隸

書體……字徑2.5釐米左右。從121行到308行，改爲楷隸兼備的魏體字。”[7]

中皇山隸書字體（其他書刊者）的“清”，没有任何缺“點”的“凊”字

出現。我們繼續檢索統計，共發現了“凊”字65個，“清”字15個，磨泐不清

的9字。

[6]  牛永芳《涉縣中皇山摩崖刻經述略》，《中國書法》（書學）2016年第12期，第193—195頁。
[7]  馬忠理、張沅、程躍峰、江漢卿《涉縣中皇山北齊佛教摩崖刻經調查》，《文物》1995年第5
期，第67頁。

圖11 圖13圖1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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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凊”的使用

第一部分，梳妝樓，《思益梵天所問經》：此部分共出現以“凊”代

“清”字17處，此處僅舉1例，其餘從略（圖11）。

第二部分，眼光洞，《十地經》：“分刻在三處共七壁，即第一號刻經

末，不隔行接刻在摩崖，又轉入中洞三壁，及北洞的二壁半刻整部經文。”[8]

此部分共出現以“凊”代“清”字22處，此處僅舉1例，其餘從略（圖12）。

第三部分，蠶姑洞，《十地經》：此部分共出現以“凊”代“清”字11

處，此處僅舉1例，其餘從略（圖13）。

第四部分，山門，《深密解脱經》：“分刻在二處摩崖，第1—7品經文，

位于北洞外力士大龕之北……《深密解脱經》的8—11品經文，是緊接山梁南

摩崖刻經的第1—7品經文，兩壁共刻241行，合計3.2萬字。”[9]此部分共出現

以“凊”代“清”字15處，此處僅舉1例，其餘從略（圖14）。

“清”的使用

第一部分，梳妝樓。《思益梵天所問經》《十地經首品》：此部分共出現

正常“清”字4處，此處僅舉1例，其餘從略（圖15）。梳妝樓。《十地經》：

此部分共出現正常“清”字2處，此處僅舉1例，其餘從略（圖16）。

第二部分，眼光洞。《十地經》：此部分共出現正常“清”字2處，此處

僅舉1例，其餘從略（圖略）。

第三部分，蠶姑洞。《十地經》：此部分共出現正常“清”字6處，此處

[8]  馬忠理、張沅、程躍峰、江漢卿《涉縣中皇山北齊佛教摩崖刻經調查》，第68頁。
[9]  同上，第73頁。

圖14 圖16圖1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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僅舉1例，其餘從略（圖略）。

第四部分，山門，《深密解脱經》：此部分共出現正常“清”字1處，此

處舉1例（圖略）。

無法辨識的“凊”或“清”

第一部分，梳妝樓，《思益梵天所問經》《十地經首品》：此處共出現

“凊”“淸”不辨1處。

第二部分，眼光洞，《十地經》：此處共出現“凊”“淸”不辨3處。

第三部分，蠶姑洞，《十地經》：此處共出現“凊”“淸”不辨2處。

第四部分，山門，《深密解脱經》：此處

共出現“凊”“淸”不辨3處。

8.《大集經》（高3470、寬1380釐米）　

北周大象元年（579）書刊，位于鄒縣城西

北部，鐵山之陽。摩崖南北長61米，東西寬17

米，爲一約45度斜坡的巨大花崗岩石坪，總面

積1037平方米。佛經刻字位于刻面右部，係石

刻主要部分，共刻《大集經》文17行，行50—

60字，原刻946字，部分風化剥落，現存699字，

字徑長40—50釐米、寬40—60釐米。書體以隸

書爲主，間用篆勢，雜以行草，用筆方圓兼施。

經文上方有陰綫刻巨龍、祥雲、佛光圖案，其

下刻龜背紋圖案，若隱若現。其中出現了三處

圖17 圖19圖18

圖2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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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“凊”代“清”字（圖17、圖18、圖19）。這部分佛經文字的厘定中，《中國佛

教石經》[10]總算是遵照了僧安道壹的意思，全部是按照“凊”來確定的。

9.《石頌》（高1700、寬400釐米）

其位置、環境、所在石坪等均與《大集經》同。

《石頌》文字在刻石左部，上端刻“石頌”兩個大字，字寬70—95釐米、

高80釐米。下端刻頌文小字，共12行，行52—55字，計600餘字。第四行有

“皇周大象元年歲大淵獻八月庚申朔十七日丙子”記時文字。石頌之中的“清

骹”（或爲“青骹”），被僧安道壹改寫爲“凊骹”。（圖20）

10.《曹植廟碑》（高247、寬103釐米）

山東省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編《山東省志》如此介紹曹植墓：“曹植墓位

于東阿魚山西麓……開皇十三年（593）立曹植墓碑。碑圓首方趺，趺坐半入土

中，高度不詳。碑冠與碑身爲整石雕出。通首高2.47米，寬1.03米，厚0.21米，

碑首雕而不起礱，起龕有三身像。碑身高1.80米，鎸文22行，行42—44字不

等，共935字。書雜篆隸楷三體，結體險峻，氣韵高邁，筆力雄奇。此碑早年湮

没在大清河中，清代撈出，還置墓前。此外尚有題詠、記事碑碣4方。”[11]

[10]  王永波、温狄婭主編《中國佛教石經》第二卷，第129頁。
[11]  山東省地方史志編纂委員會編《山東省志·文物志》，山東人民出版社，1996年版，第175—
176頁。

圖21 圖23圖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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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曹植廟碑》中也中出現了以“凊”代“清”的情况。（圖21）從碑文上

下文來看，“清雅自得”的含義，顯然是與“濁”“俗”“隨波逐流”相反的

意思。所以，在這裏没有任何理由來使用“凊”，但是，僧安道壹（筆者認爲

其所作）還是用了“凊”。《金石索》[12]的作者倒是能够真實地隸定《曹植廟

碑》的“凊”字。《曹植廟碑》還使用了篆書的“清”（圖22）。

11.《白佛山石窟題記》

“白佛山（又名危山、金螺山），位于山東省東平縣須城鄉焦村北1公

里。石窟雕造在山之陽海拔200米處……殘留有‘大隋開皇七年寺主王子

華’‘大隋開皇十年歲次□□□□□敬造阿彌陀像一區上爲皇帝陛下□□□一

切有影□□□同沽斯慶’等字樣。”[13]這篇考古報告的粗疏是顯而易見的，不

僅没有録全題記的内容（現今保存完好），而且也没有寫明題記的内容與數量

（筆者將專文探討）。

《白佛山王子華題記》所署年款爲大隋開皇七年（587），白佛山石窟外

壁左面摩崖上的《曇獻題記》爲開皇十年（590）。

石壁上供養人的題記，“姚清娘”的“清”字被書刊爲“凊”。（圖23）

人名謬誤，很容易被認真而虔誠的出資者發現。因此，僧安道壹被要求補上一

“點”，所以有了現在的“清”字中間一點，脱離了本字。而另外兩個名字

“嚴清”“吕清女”，僧安道壹没有理由再寫成“凊”了。這個修補性的改

正，恰恰證明了他在書刊中試圖改寫“清”的動機。

二、“凊”的使用所帶來的涵義變化

（一）一般意義上的“减筆”現象

在書法史上，對于某些字的“改變”，似乎是書法家的“特權”，不過，

這種改變，是針對特定漢字使用的。清初徐樹丕（？—1683）指出這些特定字

衹有五字：

書家有俗體，一律不可復改者，如“冲”“凉”“减”“况”“决”五

字，悉以三點作二點，士人札翰皆然。《玉篇》正收入于水部中，而氵之末亦

存之，而皆注曰：俗。乃知由來久矣。唐張參《五經文字》，亦因爲訛。”[14]

[12]  [清]馮雲鵬、馮雲鵷編著《金石索》，臺聯國風出版社，1983版。
[13]  泰安市文物考古研究室《山東東平白佛山石窟造像調査》，《考古》1989年第3期，第231頁。
[14]  [清]徐樹丕《識小録》卷三，转引自《歷代筆記書論彙編》，江蘇教育出版社，1996年版，第
377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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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們以《康熙字典》釋義，具體考察了以上五个可以“俗”寫的字之通行

意義。考察得知，以上五字“氵”與“冫”之間可以在書寫過程中轉换，而不

會影響到其意義。而另外一些字如果出現增减筆畫會如何呢？

（二）“清”變爲“凊”：在年號之中意義改變

僧安道壹在书刻中將“清”改做“凊”，是不是其書寫習慣所致的偶然結

果呢？回答是否定的，因爲“清”與“凊”本來就是兩個字。其所書刻“清”

多爲年號，改做“凊”的話已經改變了年號的“本意”了，僧安道壹明白他這

么做所面臨的風險。最初“改變年號”的行爲之中，僧安道壹在爲其師友書

刊《法洪銘贊》時，减筆“凊”下面加上四點水；在河清刻經殘石中，則將

“凊”的兩點以篆書形式表现。

“大齊河清”年號的由來，是出自當時青州刺史的一封上表，其中提到，

黄河在某個月份變清，因此，北齊王朝改“大寧二年爲河清元年”。[15]

“凊”字的本意，我們可以從文獻之中查到。

凊：

《康熙字典》：《説文》曰：寒也……《玉篇》：冷也。[16]

《禮記》“凡爲人子之禮，冬温而夏凊。昏定而晨省，温以御其寒，凊以

致其凉。《注》：定，安其床衽也，省，問其安否何如。《釋文》：凊，冰冷

也……”[17]

可知“凊”主要是清凉、寒冷之意。特别是“凊”含義中涉及“冬天予父

母以温暖，夏天予父母以凉爽”，其中，“凊”之于孝道的喻示，很可能是僧

安道壹變“淸”爲“凊”的重要意圖所在。

清：

“清”的含義主要有：水清；清潔、潔净、純潔；清明；清凉；清雅高

尚、清白、清正；與“濁”相對等義。

我們推論：“凊”字的大量使用，最大可能是，僧安道壹在562年徹底出

家、脱離了俗世之後，出于對父母的懷戀與歉疚之情，于是在其書法刊刻中，

以“凊”代“清”，以求“凊”字“凡爲人子之禮，冬温而夏凊”之義。

[15] 《北齊書》卷七·帝紀第七，中華書局，1972年版，第90頁。
[16] 《康熙字典》子集下·冫部·二至八畫·一〇，中華書局，1958年版。
[17]  [清]朱彬撰《禮記訓纂》，中華書局，1996年版，第10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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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“凊”替代“清”的意義

（一）公認僧安道壹活動時間表被改寫

日本學者桐谷徵一《北齊大沙門安道壹刻經事迹》[18]一文認爲：579年僧

安道壹終結刻經生涯。北島信一確認580年僧安道壹圓寂（63歲）：“581年隋

朝建立。鐵山石頌題額，葛山、崗山《如楞伽經》未竟。”[19]賴非在《精跨羲

誕，妙越英繇——榜書至聖僧安道壹》一文中認爲580年僧安道壹60餘歲時終

結其刻經生涯。[20]國内外其他學者基本持以上觀點，且普遍認爲僧安道壹的活

動時間在562—579年間，即北齊河清元年到北周大象元年之間。但如果算到

（隋代）593年的《曹植廟碑》，則其有30年餘的書刊活動，且活到70多歲，

而非63歲。

（二）僧安道壹部分未署名作品得到確認

《大空王佛》，河清元年（562）

雖然已經有了僧安道壹的署名，“凊”的寫法等于二次認定。它同時也成

爲我們本文命題的起點：“凊”確實是僧安道壹所爲。　

《法洪銘贊》，河清三年（564）

公認爲僧安道壹作品，此作中“大齊河清三年歲月實沉”與《沙丘尼寺題

贊》署款相呼應，其“凊”也可以看做是二次認定。

《沙丘尼寺題贊》，河清三年（564）

此刻石之中有與洪頂山完全一致的“大齊河清三年歲月實沉”落款，可以

據此斷定是僧安道壹所爲，改寫“凊”，真正把時間落到實處。

《“文殊經”篇章》，河清三年（564），《“文殊般若”殘碑》（562—

565）

從書刊風格以及所選擇的文殊經篇章而言，可以斷定是僧安道壹所爲，

“凊”字的改寫將時間落到實處。　　

《無量義經》，天統四年至武平三年（568—572）

確定北響堂《無量義經》爲僧安道壹遺迹的意義在于，以往僅憑“大空王

佛”的題記，來推斷爲“僧安道壹”的符號標識，但畢竟還是無法證明是其親

爲。此作確證後，北響堂的相似作品也可以確認，尤其是《唐邕刻經碑》曾長

期被誤認爲是唐邕書刊。　

[18]  焦德森主編《山東摩崖刻經研究》續，天馬圖書公司，2003年版，第45頁。
[19]  [日]北島信一《彩色石壁摩崖刻經論及其年代考》，焦德森主編《山東摩崖刻經研究》三，内
蒙古人民出版社，2006年版，第266頁。
[20]  郭雲策編《僧安道壹刻經全集》，山東美術出版社，2010年版，第9頁。



60·書法研究

《中皇山刻經》，天統四年至武平六年（568—575）

以往對于中皇山刻經中十幾萬字的僧安“刻經體”，祇是在相似度上比

較，而“凊”的寫法，則可以確證爲僧安道壹書刻。

《大集經》《石頌》，大象元年（579）

雖然已經有了僧安道壹的署經，但是，一處“凊凉”，兩處“凊净”的改

寫等于二次認定。

《曹植廟碑》，開皇十三年（593）

這块没有作者而又名聲顯赫的碑，常被任意地解讀，如今可以確證爲僧安

道壹的作品，這給人以下思考：

一是，僧安道壹的書法除了在北朝語境之中被討論，如今可以納入隋朝書

法史語境中加以重新認知。

二是，與《曹植廟碑》具有共同書體美學特徵的、山東汶上中都博物館所

藏開皇九年（589）《章仇氏造像殘碑》，也可以納入僧安道壹書法體系之中

加以討論。

三是，《曹植廟碑》將被重估其在書法史上的價值。以往人們衹是從文人

趣味上來貶斥《曹植廟碑》，而顛覆文人趣味一直是僧安道壹書法觀的一个取

向。

《白佛山石窟題記》，開皇七年至十年（587—590）

此石窟中造像題記涉及299人，外加兩個摩崖造像窟紀年題記，如此豐富

的書法遺存，其作者大多能得到確認。

結語

以上梳理了從北齊河清元年（562）到隋開皇十三年（593）31年之中，僧

安道壹處心積慮地把“清”字改爲“凊”的情况，本文認爲這并非偶然行爲。

重要的是，我們可以就此確認一系列刻石均爲僧安道壹的作品，僧安道壹書刻

活動比原來人們認爲的要後延若干年，至少到隋開皇十三年（593）。

張　强：四川美術學院世界實驗書法高等研究中心

魏離雅：中國人民大學歷史文化學院考古系

（編輯：王曉光）


